
香港足球展望（五）

增強自信心
前 文 提 到 「 神
話」破滅，只是想

提醒港人乃至國人，要有危機感，更要
有自信心，尤其在艱難時期，凝聚正能
量，團結抗疫，才能更有效戰勝人類的
共同敵人：病毒。
從日本厚生勞動省處理「鑽石公主
號」郵輪疫情的官僚作風和疫情在韓國
社區爆發、蔓延嚴重，我們看到這兩個
富裕鄰國在這次防疫抗疫中的拙劣表
現，不必嘲笑，更不該幸災樂禍或自
滿，而應學會在自我批評和檢討的同
時，堅定信念，並不斷自我完善。
在過去三十年，日韓兩國國民對外
予人的最大印象是，民族自尊心強，有
國家自豪感，團結對外。加上經濟較富
裕，令不少人嚮往。
不是馬後炮，我對這兩個國家的印
象從來沒有好感，但也談不上壞感，算
是無感或中性吧，只是不太明白，為什
麼有些人那麼「崇日哈韓」，尤其他們
是同樣富裕的香港人？
這可能跟我的工作經歷有關。早年
做國際雜誌時，不時跟各個國際版本合
作和交流。上世紀九十年代中，一個日
本版的營業額大過當時亞太區其他八個
版本的總和，可謂財大氣粗，所以，連
亞太區行政總裁都不放在眼裡。但是，
那個日本版在當地市場卻不屬同類刊物
中最Top的，在我看來，它的內容很
一般，沒有什麼特別值得我們拿來

用－以其逾億人口的市場規模算。
同樣，第二大市場韓國版的營業額

也較高，從內容到版面倒算不錯。有一
次，韓國版同事多人訪港，到編輯部交
流，在會議室坐下，雙方的表情都愕
然－我們看到的是清一色「大叔」，
而他們眼中的卻是一隊「小女孩」。但
我們都各自撐起一本可厚約四百頁的精
裝雜誌，跟日本版通常只有約兩百頁的
厚度不同。
當然，以市場規模和營業額論，日

韓版在亞太區是老大哥，但時任國際版
總監 Francois Vincens 先生卻別具慧
眼，看到香港版這個當時約十二三人小
團隊的努力及其不斷改進內容的成
果—銷量從同類刊物的低位在兩三年
間躍升至第一位，廣告收入節節上升更
不在話下。
那年到法國北部杜維（Deauville）召
開的國際編務會議，我代表的香港版取
代了以往日韓的位置，成為繼法國版、
美國版、意大利版後，第四位上台發
言。以往，這個位置通常屬亞太區龍頭
日本版，偶爾是韓國版。
對我來說，最高興的不僅是努力的
成果被看見和獲肯定，而是增強自信
心。記得當時年輕的我甚至跟國際版總
監說，我們的團隊比美國版更優秀。因
為我們是在遠比他們少很多的預算和人
力資源下做出來的；如果客觀條件一
樣，我們肯定會更好。

足 球 總 會 早 在
1914年已經成立，
也就是說，香港足

球早已超過100年歷史。香港於1954
年加入國際足協（FIFA）成為會員，
更曾在1954年及1958年香港足球員代
表台灣連續兩屆，奪取了足球亞運金
牌；在那個年代，香港被稱為「亞洲足
球王國」，稱霸亞洲。1960年香港足
球員再次代表台灣出征羅馬奧運，在分
組賽時面對一級勁旅：巴西、意大利、
英國，香港隊與他們的實力相距懸殊，
當時的賽果是：對英國輸2:3，姚卓然
個人入2球；對意大利輸1:4，但莫振
華也曾入球追成1:1，惟其後被追3球
落敗；對巴西則輸 0:5，雖然 3場皆
負，但回看過程也算是雖敗猶榮。說着
香港足球以往的輝煌歷史，心中總有點
不是味兒，我沒有資格去批評現今足
球，作為香港球迷的我，也只是希望一
些有心人、有識之士可以提供到寶貴意
見，使香港足球能回復昔日的光輝。
年前中國在巴西成立足球青訓基
地，希望利用這個「世界足球王國」去
訓練新一代青年足球員；像中國這樣在
外國成立足球訓練中心，以香港的資源
而言也許未必能參考，但如果想加快足
球發展的步伐，我們或者可以
先成立足球獎學金，資助一班
年輕球員可以到世界各地足球
強國集訓2、3年，在有需要
時，可以隨時召他們回港，代
表香港參加國際足球賽事；另
外又或可考慮成立足球訓練中
心、學校，校內具備球員宿
舍、課室、食堂、健身室、醫
療室、活動室等等專業設施，
如香港體育學院正正就是一個
例子。體育學院成立後香港產

生了幾個世界冠軍及排名第一，成績大
家是有目共睹的，我們的運動員也可以
跟世界一流運動員並肩而排，同爭一日
之長短。成立足球專業設施不但可以嘗
試將香港足球水平提升到國際，同時也
可以改變一般家長對足球之認識，使他
們明白喜歡踢波的小孩並不只是波牛，
足球員也可以是一份有前途的職業，進
而鼓勵自己孩子參與足球運動。
訓練到好球員，也需要各方配合，
例如傳媒。傳媒可以作出很多宣傳，報
道多一些本地足球消息、球員專訪、球
圈花絮等等，電視也可以直播多些本地
足球賽事，令到香港重新充滿熾熱的足
球氣氛。2009年東亞運動會足球決賽
香港贏日本奪得金牌，當時就是做到全
城哄動，而全城哄動則自然有商家垂青
足球賽事而給予贊助，一切都是相輔相
成的。目前足球業界大約以3、4億左
右營運，港超每隊平均大約2、3千
萬，再加上政府及馬會贊助。如果我們
再把整個足球「餅」 做大，相信商業
贊助必然會增加，而足球界從業員收入
增加，足球圈必然朝氣勃勃，不會如目
前般一潭死水。希望足總的「2025足
球策略計劃」 能順利達到目標，使香
港足球可以像鳳凰般浴火重生！

現今世代人類是否生
活太安逸，好日子過久
了，忘記了人是要動腦

筋才會進步。這一世代的人似乎不喜歡
動腦筋主動解決問題，遇到困難總是想
辦法避開或推卸責任等的消極方法來應
付，俗稱︰「姓賴」。
這不單止香港，台灣、歐美的政客、

議員、官員、青年都一樣，出現問題不
是第一時間想辦法如何解決，而是第一
時間追究誰人負責？為何不是將時間用
在補救上，處理好再檢討追究責任？失
業捱窮第一時間怪施政者，不是說政府
沒有責任，但自由經濟體下的社會問題
難道商界、市民本身沒有責任？政府指
令，政策你完全遵從了嗎？為何責任全
歸咎於人？通常會聽到一句：「你是領
導人無論點都是你要孭啦！」他一個孭
了又如何，問題仍舊在，看香港房屋問
題就知道，只有團結一心，融合大眾智
慧才能真正解決問題。
朋友剛由幾個東歐的歐盟城市回來，

說風景古蹟很美，可惜商店員工對華人
不禮貌，聽到華語廣東話就黑面。不禁
吓一聲，東歐都這樣？看來香港政棍黑
衣人唱衰中國人成功了，可惜外國人不
會分香港人定內地人，是黃種人就不歡
迎了，呢啲叫自作自受。
過去幾年時間中國人酷愛外遊，足跡

遍天下，帶旺了全球的旅遊業，賺到不
少中國人的錢。但許多國家、地區總有
一種聲音——抗拒中國遊客，嫌他們嘈
吵，不懂西方禮儀。中國人昔日生活艱
苦沒閒錢外遊，見世面少，需要時間進
步。可惜人性的自私和狹隘的量度製造
出不少矛盾，一方自大不謙卑；另一方
不包容，自然互相「唔順超」，最可悲
是社會上一些所謂有識之士，文化人媒

體人，不但不宣揚互相體諒、理解態
度，反而是寫文章挑剔、渲染事件，令
矛盾惡化。
著名景點是會生「金蛋」的鵝，能吸

引來自世界各國旅客到訪，帶來大量外
匯收入，應該很高興。卻又有人嫌觀光
客太多損毀美麗的景點，提出要限制遊
客來訪。避重就輕沒用，你是要想法子
疏導人潮保護景點，締造雙贏的局面。
好了，近月的新冠肺炎全球爆發，導致
航空業、旅遊業、酒店業、飲食業全部
現倒閉潮、失業潮，看誰還敢嫌遊客
嘈、旅客太多？看新聞就知道東南亞、
歐洲有些靠旅客生存的行業開始說：沒
有中國遊客可慘了，嘈也總比沒生意好
呀。香港班不知生活艱難的青年要政府
拒發旅遊簽證給內地人，內地就不急於
再開放自由行，等百業不興，他們失業
一兩年就會知味道。
現在國家與國家之間都會出現「唔順

超」現象，美國及歐洲某些國家被別人
超越就受不了，千方百計去打壓，眼見
中國華為5G技術領前了，不是急起直追
而是千方百計去打壓，看美國眾議院議
長、多位政府官員恐嚇歐洲各國不要與
華為做生意，竟說選擇用中國5G「將是
選擇專制」……赤裸裸地針對中國。
曾幾何時中美關係是非常友好，為何

突然間轉變為仇恨中國，處處針對中
國。說穿了是因為人的自大兼妒忌心作
怪，一向做慣世界「一哥」的美國忽然
被華為在5G技術上超前，中國人又有錢
四出旅行、買屋、收購外資企業；最要
命搞人民幣可以作某些國家的貿易貨
幣，美金不再是唯一了，偏見傲慢的美
國人不發癲才怪。而香港又有班反骨仔
送上門為那些根本不了解香港情況的議
員、官員提供子彈，不正合用來開火。

人的自私狹隘是最可怕
政府對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只
用號碼來區分，一是易於統一識
別，二是為保障病人私隱，以免遭

受歧視。一般星斗巿民，即使確診，除了家人、公
司、同事知悉外，大眾無從得知是誰；然而，名人
染病就不同了，無私隱可言。
坊間某名人中招，去過高級會所，令一眾會員震

驚，去過私家醫院，又是人人自危。因為是名人，
照片很快就給曝光了，網上起底的更多，平日愛去
哪裡吃飯，愛去哪裡看醫生，愛去哪裡購物，一清
二楚。
朋友看到消息，得知名人中招當天，自己也在該

私家醫院做身體檢查，擔心曾和中招人士共處同一
空間，或是擦身而過。翌日再看清楚日期，相差了
一天，才鬆了一口氣。
疫情下去醫院要三思，診所和醫院是病人匯聚的

地方，無謂小病變大病。
但有些病不能不看，家中有長者氣管敏感醫治了

半年，天氣一變，咳嗽反反覆覆，忽然插入個新冠
肺炎全球爆發，真有點手足無措。「咳嗽」是第一
檢測病徵，即使沒其他如發燒、氣喘、肌肉痛等病
徵，聞咳色變，醫院不能不緊張。
正因為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日增，為安全計，長者

幾經考慮，也不得不往私家醫院走一遭。南區的私
家醫院佈防很嚴密，電話預約已經在分流，本來預
約耳鼻喉科，但護士問症問得很詳細，一聽「咳
嗽」，馬上轉介呼吸系統科。顯然，醫院對「咳
嗽」是高度戒備。
醫院高度設防，裝修堂皇的正門入口封閉，只留

一扇門作出口，平時的小偏門成了入口，醫護全副
保護裝置，先登記再量體溫，細心檢查篩選，再作
分流。醫院對呼吸系統應診者特別「關照」，核對
預約記錄才准進入偏門的前線候診室。
以前繳費取藥，要到大堂後的櫃面付款，再到藥

房取藥，如今，呼吸系統科病人不得進入醫院大
堂，為免與其他病人交匯，付款和取藥，都由護士
一手包辦，至於藥怎個吃法？要病人打電話和藥劑
師聯絡。高度戒備和隔離，速戰速決。

聞咳色變

平 日 跟 朋 友 行
山，也經常遇見不

少熟口熟面陌生人，這群不相識的山
友，大家迎面相視時總帶着微笑，性格
開朗的會打招呼說「早！」比較內向的
也以和善的眼神輸送無聲的招呼，碰上
三月三日天高氣清的日子，這樣的氣氛
尤其令人心曠神怡。
多年來，所到各處山頭，環境都一片
清幽寧逸，行山各色人等，無論男女老
少和不同種族外地人士，一致都有自律
默契，老人家自動給短跑的年輕人讓
路，跑步健兒經過長者身邊也輕盈閃
避，人人步履輕快，上山下山，地面凹
凸不平或是天雨路滑時互相照應，晴天
陰天都洋溢一片溫馨景象。
沿途清潔無塵，除了幾片落葉枯

枝，絕少出現過廢
紙雜物。行山，空
氣好，景色新，所
以防疫期間，幾個
專家建議行山，一
呼萬應，翌日山上
人龍就熱鬧起來
了，那天我們便
「躬逢其盛」，碰
上前所未見大場
面，當中還湧現不

少看來平日可能日上三竿才起床的年輕
人，可是行到半途，便看到往日不曾出
現過的異象，山邊角落，散佈顏色惡俗
的慘淡口罩，那堆脫離口鼻後便傳播細
菌的第一危險污物，敏感期間，看到怎
不令人欲嘔！
那些棄置的口罩從何而來可就教人

猜想了，誰會行山期間輕易把它丟去？
落山之後，還得經過好一段路才到市區
乘車回家，不是要罩不離口嗎！丟棄口
罩的肯定就不會是那些戴着口罩上山的
山友，這些沒公德的人必然也曾砸物
堵路，丟棄的大有可能是儲備而來的
口罩，有人這樣說，大家便醒悟到，
不像經常行山的那幫人，大聲講話時走
動的步伐跟堵路的醜態也相似，閃爍不
定的眼神，無形中已透露了內心的秘

密，行山客怎不引
以為恥！
新聞傳出去，

以為行山的香港人
沒公德心，對山友
的誤會太深了，我
們真要大聲疾呼：
那些丟棄口罩壞心
腸的狂徒，絕對不
是真正喜愛大自然
的行山友！

做個真正行山友

不知不覺間，我在西澳
珀斯已居住一個多月了。

換做從前，在外逗留的時間如此之長，應
當是我開始想家，開始想回家的時候了。這
次卻是例外。例外的原因，一則是因為新冠
肺炎疫情的原因航班被取消，短期內無法返
回，便只好「既來之，則安之」；二則是雖
然身在國外，但卻是每日與自己至親的女兒
在一起，心中安然；三則是居住的環境相當
的安靜，如同在家一般，每天清晨是被窗外
的鳥鳴喚醒的。
清晨在窗外鳴叫的鳥兒大多是烏鴉，還有

鸚鵡和一些不知名的鳥兒。
在多數中國人的認知裡，烏鴉是一種既醜

陋又寓意不祥的鳥類，形容壞人的時候人們
用「天下烏鴉一般黑」，說一個人講話不好
聽的時候用「烏鴉嘴」，出門的時候聽見烏
鴉叫就認為是凶兆……也難怪烏鴉們叫起來
都是很淒慘的「啊啊啊」，彷彿在為自己喊
冤一般。
在澳洲，烏鴉受到的待遇卻是兩樣，這裡

是烏鴉的天堂。初到珀斯的時候我已領教
過，在女兒的學校裡，烏鴉到處都是，在澳

洲人眼裡烏鴉和鴿子、海鷗並無區別，牠們
與人和平共處，生活得自在而隨意。
公園裡，草地、樹枝上黑的、白的、黑白

相間的烏鴉到處都是，牠們或是在草地上悠
閒地散步，或是佇立在枝頭，不時在行人頭
上拉下一堆排泄物，然後像惡作劇得逞後的
孩子一樣「啊啊啊」地叫着逃跑；商場的露
天餐廳裡，烏鴉對食客們亦是毫不畏懼，或
是站在餐桌邊的欄杆上等候投食，或是直接
飛到餐桌上，黑眼睛亮晶晶地盯着桌上的食
物，這時候的烏鴉叫起來仍是孩子般「萌
萌」的「啊啊啊」的聲音，卻又帶了幾分嬌
嗲，每每烏鴉們嬌嗲地叫完，就能從食客手
中討到食物。
鸚鵡的樣子長得要比烏鴉討喜，在各個國

家都有人把鸚鵡當作寵物飼養，而在澳洲，
鸚鵡們極少被關在籠子裡，牠們大多自由自
在地生活在市區的公園或者人們居住的社
區。珀斯西部有一個很大的公園，是珀斯政
府在1890年建造的，據說當初建造這個公園
是為了作為禮物送給英國國王愛德華的，因
此公園被命名為國王公園。在國王公園裡棲
息着一大群美麗的鸚鵡，這些鸚鵡從頭部到

腹部都是桔紅色的，而翅膀和尾巴則是綠色
的，牠們喜歡親近人類，很享受公園裡的遊
客給牠們餵食，久而久之，變成了國王公園
的形象代言鳥。隨性的澳洲人對於命名也是
相當的隨性，這些鸚鵡便被當地的人們稱為
「國王鸚鵡」。
我住的社區附近亦有幾個小公園，在大片

大片的樹林裡住着另一類鸚鵡：玫瑰鸚鵡。
這個浪漫的名字來自鸚鵡背羽上的花紋，玫
瑰鸚鵡的顏色極艷麗，背上的花紋宛若一片
片的玫瑰花瓣，當一大群玫瑰鸚鵡在空中飛
翔的時候，簡直就像下着漫天的花瓣雨，在
夕陽和晚霞的包圍中，縈繞成一個甜美的
夢。當然，如果聽到牠們和其它鸚鵡一樣中
氣十足的尖利叫聲，夢就醒了。
從前讀澳洲作家的小說，印象最為深刻的

是考林．麥卡洛的《荊棘鳥》。如今到了澳
洲，見識了如同孩子一般「萌」的烏鴉和美
麗、甜美的鸚鵡，覺得牠們是另一種荊棘
鳥，無論山火怎樣焚燒過，無論疫情給人帶
來怎樣的恐慌，牠們大抵都和人類一樣，對
美好生活的嚮往和堅守是永遠不會改變的。

（澳洲漫遊記之六）

烏鴉、鸚鵡和荊棘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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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新春伊始，一
場突如其來的疫情，打
亂了無數人的生活節
奏。舉國上下，人們紛
紛停下了出行的腳步。

一時之間，「隔離」不僅成為網絡熱詞，
也成為很多人的生活狀態。
隨着道路交通的嚴格控制，海關口岸的

陸續關閉，平日奔波往返於港深兩地的
我，也陷入了半隔離的狀態。難得的生命
體驗，讓我對「隔離」一詞有了新的思
考。
在過往的經驗中，「隔離」通常是一個

具有消極、負面意義的語彙，表示與他
人、與群體、與外界保持距離，甚至切斷
聯繫。但生命是需要交流的，有接觸、有
往來、有消息、有呼應、有感通，才是人
生的常態。所以，「隔離」往往意味着孤
獨、孤立、封閉，甚至是一種懲戒。因為
被迫隔離者，除了病患，大多為罪犯。
監獄是人類獨有的發明，唯有人懂得以

限制自由作為懲罰手段：輕則禁足，重則
判監；就連父母管教孩子，也常採用關禁
閉的方式。
不過，事物總有兩面性。人有時會主動

選擇自我「隔離」，因為出於保護而築起
一道防線，就像把花兒放在溫室，以免受
到風雨的侵襲；又如古代的長城，是為了
抵禦外族的侵略；明清的海禁，亦是出於
防範和自衛；但發展至閉關鎖國，則走入
極端。這種自我「隔離」無異於自戕，因
為阻隔外人的同時，也封閉了自己。畢
竟，世界不可能隔離出一個世外桃源，那
只是詩人美麗的幻想；何況陶淵明真正的

選擇不是走入桃花源，而是回歸田園，回
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生活。這難
道不值得我們反思嗎？
當然，古代也有一種自我隔離者，我們

稱之為「高士」。他們遺世獨居，為的是
潔身自好，不與世俗同流合污。他們希望
與污濁的現實隔離，但心卻「與天地精神
相往來」。這種隔離雖然也是出於自我保
護，但並不純粹是為了保全性命，更是一
種精神價值的守護，故有其特殊意義。
這一次，面對肆虐的病毒，我們不得不

選擇「隔離」，同樣具有特殊意義。當人
成為病毒的載體，傳播就發生在一呼一吸
之間。這時，我們才如此真切地感受到，
所謂「息息相關」，不是誇張，不是比
喻；所謂「同呼吸共命運」，也不是空洞
的政治口號，而是人生的本來面目。病毒
給我們上了生動的一課，讓我們看到了生
命的脆弱，更看到了生命的相依。
病毒也給了我們一次沉痛的教訓，隨着

疫情的蔓延，口罩已成為人們每天生活的
必需品。戴上它的那一刻，不由想起老祖
宗的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如此樸素的真理，因為我們的狂妄而被

輕慢。當人們自覺地戴上口罩、停下腳
步，也許這是上天的訓誡，讓我們收起傲
慢與放縱，學習克制與約束：克制我們的
慾望，約束我們的言行。找到病源，才能
真正防範。
其實，隔離本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人

心的隔絕。尤其在網絡時代，物理空間的
阻隔並不妨礙我們與世界的交流；關鍵是
人心不要築起屏障，否則就會真的自斷出
路。所幸的是，面對疫情，我們選擇了隔

離而不隔絕。愛的傳遞遠比病毒更快、更
廣、更有力量。
隔離，不單是為了防護，更是一種守

護：守護生命、守護家園、守護未來。
我們守住了生命的防線，也就守住了人

的尊嚴。
在錯誤面前，懂得反省與自贖；在災難

面前，懂得自救與救人；方能彰顯人的高
貴。
隔離，與其說是大自然的懲戒，不如說

是人類自新的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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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人不只沒有公德心，還污染了
人格。 作者提供

■香港是有一班熱愛足球的青少年，希望我
們能夠加以訓練成為明日之星。 作者提供

■火炭駿洋邨隔離營。


